黎里的厅堂、弄堂、廊街

李海珉

　　如果你到过黎里，你一定会被那江南古镇浓烈的水乡风情所吸引，被那静娴典雅的秀丽所感染。那被称作“市河”的那条河，由西向东悄悄地流淌着。河的南北两岸，长达三里的廊街，紧紧地拥抱着市河，蜿蜒伸展。廊街后面栋甍相接比肩而立数不清的宅第。厅堂楼阁深深地掩藏在幽深的弄堂里。厅堂、弄堂、廊街演绎着古镇千百年的文明。

本文就“巍巍的厅堂”、“深深的弄堂”和“长长的廊街”，这三宗古镇建筑特色，作一浅略的介绍。

巍巍的厅堂

　　古镇黎里有许多大户人家，家家深宅大院时至今日仍保留许多厅堂。著名的厅堂有：李厅、寿恩堂、德芬堂、敬承堂、闻诗堂、鸳鸯厅、新蒯厅、承裕堂、德心堂、鸿寿堂、洛雅草堂、赐福堂等等，展示着黎里深厚的文化底蕴。

一个古代建筑群体中，必定有一座主体建筑，就是通常说的正屋。这座正屋，在民居、官邸、园林等群体之中就是厅或堂。汉代以前，厅与堂有一定的差异。唐代诗人刘禹锡在《东厅壁记》中说“凡视事之所皆曰厅”；堂，《说文解字》：“堂，当也，正当向阳之屋”。厅与堂，在形制、功能、文化属性等等方面，基本相同，汉以后厅堂连用，成为一个建筑专门用语。

厅堂的堂名

　　古代没有门牌号码，大户人家往往取一个堂名作为标志，以示与其他家族的区别。社会交往中经常需要使用堂名，比如家族与家族之间的交往、信札物件的寄送投递，有了堂名就方便多了。还有造屋、建楼、修坟、划界等等，那时都需要将堂名刻在石碑上。堂名是一个家族的番号，久而久之，成为一种儒学图腾，历史上那些富家大户，无一例外都有自家的堂名。黎里古镇，始自宋元，盛于明清，居民上万殷实之家众多，他们大多取有堂名，那号称八大家的“周陈李蒯汝陆徐蔡”，家家都有响当当的堂名。

　　统观黎里古镇的堂名，有标示祖上籍贯、荣耀及发迹渊源的，有显示自身品德操守的，更多的则是为激励家族兴旺而发，也有追求平安，乃至回归自然的。

　　黎里，同他们江南古镇一样，人口多数是南宋以及元代从北方迁徙过来的。南迁移民为了铭记祖先，他们所取的堂名好多同籍贯相关。黎里蒯氏一族，从湖北襄阳迁来，堂名就叫“襄阳堂”。

　　黎里的王家虽然未列入八大姓，但是王家的堂名“三槐堂”，在全国也是响当当的，北宋初年兵部侍郎王祐相信王家必定显达，他根据《周礼·秋官·朝士》有“面三槐，三公位焉”的记载，在院子里栽种了三株槐树，希求后代中有位居三公者，种三株槐树作为标志。儿子王旦，好学有文思，到宋真宗时果然作了公相，“三槐堂”是王氏一姓的荣耀。大文豪苏轼特地为此写过一篇《三槐堂铭》，后来收进《古文观止》，广为流传，因而尽人皆知。

　　黎里八大姓之首的周家，原先宅第在黎里浒泾弄西侧，五开间五进，堂名“寿恩堂”，堂的匾额据说是乾隆皇帝御笔题写。周元理为官勤谨，最后升任工部尚书，多次得到乾隆赐写的“福”字，告老回乡前，周家新建了一座横七开间纵六进的新宅，堂名为“赐福堂”，从此赐福堂遐迩闻名，成为周氏的荣耀。

　　黎里的殷家，有堂名“闻诗堂”。清道光年间，黎里乡下长田人殷寿彭、殷寿臻兄弟在此读书应考，殷寿彭道光二十年考得二甲一名进士，仅次于状元、榜眼和探花，居第四名，俗称“传胪”，弟弟殷寿臻道光二十四年也得中进士。兄弟俩先后身登龙门，一时传为佳话。殷氏后裔为铭记祖宗发迹的渊源，不忘怀殷寿彭、殷寿臻兄弟在此声震瓦屋的苦读，翻修宅第后，将厅堂取名为“闻诗堂”。

　　随着子孙的繁衍，家庭逐渐兴旺，家族日益扩张。黎里镇的几个大族，出现了分支，兄弟分立门户。前面说到的蒯氏，由襄阳堂，派生出了“礼耕堂”和“树滋堂”。

　　也有由于意外变故而更改堂名的。黎里八大姓中第三的李姓，他们堂名本来是“传经堂”。自明至清，传至李璜，乾隆间官广东韶州知府。一次李璜路过丹霞寺，发现了明朝末年该寺主事澹归的一本《遍行堂集》，里面尽是对满清的毁谤语。李璜及长子大翰向上奏告，最后朝廷下令焚寺磨骸，一桩冤案就此酿成，丹霞寺被血洗，五百和尚为护卫寺庙而身首异处。李璜父子以鲜血染红了顶子。可是李璜在进京朝觐时病死，儿子李大翰擢升湖北汉阳府，赴任路上，遇见一名和尚，一身红袈裟，登舟合掌，前来募化。次日，大翰竟莫名其妙地死去。据说，自此以后，李氏子孙稍有得意，必见和尚，见则必死。李氏后裔们再也不求仕途腾达，只求平安处世，于是将传经堂改为“易安堂”。

　　有追求飞黄腾达的，也有希冀避世的。避世者们的正厅，往往称为“草堂”，工部尚书周元理的后裔中，不乏走科举之路者，却也出现不求显达只求平平安安的，他们筑有“开鉴草堂”、“洛雅草堂”，时至今日洛雅草堂仍在。

堂名，肃穆而庄严，也寄寓着异常复杂的情感。

厅堂的类别

　　黎里虽说也是京杭大运河上的古镇，但是地理位置相对偏僻，历来较少遭受兵祸战火，镇上的殷实之家最多。他们的建筑纵深达五进、七进、九进甚至更多进，各进房屋一般为三到五开间，也有七开间的，宅第大门一般都对着街市，在轴线上依次排列着：大门、轿厅、正厅、正房、下房等。

　　轿厅，大多敞开着，不安置门窗，主要供来宾停放轿子之用。轿厅又称茶厅，安排茶几靠椅，让来客稍事歇息，以等待与主人相见。

　　正厅一般座落于第三进，平面呈长方形，坐北朝南，利于采光，其他朝向的厅堂很少见。正厅习惯上叫做大厅，尺度相对高大，正如《释名·释宫室》：“堂，犹堂堂，高显貌也。”正厅的高度、体制都超过其他建筑，就是地基也要高一些。拿周家的赐福堂来说吧，是江南著名的厅堂，一则与乾隆皇帝和大学士嵇璜二人有关，再则是因为此厅规格、结构和工艺，有不同凡响之处。赐福堂，面阔13.7米，进深15.95米，面积达218平方有余，高达8.95米。屋瓦密布，哺鸡筒瓦脊顶，下有飞椽，外观高大轩敞，气势雄伟。内部设计巧妙，采用了覆水椽及轩，建成双层屋面。在南坡内安排了一个人字形屋面，再加接一个船篷轩，降低了厅内的净高。双层屋面将整个大厅分成三个空间，内部人字形屋面及船篷轩下是大厅的中央部分；船篷轩南安排14扇落地长窗，分割出2.6米宽的走廊；北面沿金柱一线一排屏门，屏门后面的空间，就成了 “退堂”。双层屋面，具有隔热作用，冬暖夏凉，尤其是夏季凉爽宜人。

　　前文说到的几个厅堂，比如“树滋堂”、“三槐堂”等等，都是中轴线上的正厅。赐福堂利用了“轩”的手法，树滋堂和其他厅堂多半也使用了“轩”，轩的品种有弓形轩、菱角轩、一枝香轩及茶壶档轩等等，光听这些轩的名称，便可以知道厅堂造型的丰富了。

　　大宅往往不只一落，中轴线两侧还有边落，有二落的，也有三落的。边落的厅堂称为“花厅”，这种厅的前后，叠有假山，植有花木，置放盆景，幽静而雅致。花厅有单一的，也有两两对置的，或东西相对，或南北对照。花厅的形式自由而多样，最富生趣。

　　有一种名为鸳鸯厅的花厅，一厅分为南北两个独立格局的厅，中间脊柱落地，脊柱间用屏风、地罩、纱槅之类分隔，梁架制作，一半扁作，一半圆作。黎里沈宅有一座鸳鸯厅，宽敞明亮，装饰讲究。整个厅堂八大间，厅中央脊柱用地罩、槅扇、折板隔成南北两厅，配以花木、盆景、字画等装饰，南厅适宜冬季，北厅宜于盛夏。

　　有的花厅，四周没有墙壁，成排长窗安装在步柱之间，外侧回廊环绕，廊柱的檐枋下饰以挂落，下部安排半栏或半槛，供人坐憩、眺望，这种开敞性的花厅叫四面厅。四面厅通常座落于园林中，便于将四面景色尽收窗内。黎里赐福堂的后花院里五亩园中就有一座四面厅，前些年已经坍塌，目前正拟重建。

　　有的花厅，只在一端开门，称为“船厅”。船是古代江南最重要的交通工具， “人生在世不称意，明朝散发弄扁舟”。那些仕途失意者，官场搏击受黜落者，不求闻达的文人，往往建造船厅。入船厅犹如登舟，远离尘嚣脱离宦海，寻求心灵栖息的彼岸。抗击沙俄、平定新疆的名将张曜，一度退隐黎里，居家养晦，建造过这么一座船厅，取名“退一步处”，此厅至今仍然完整保存着。

敞厅，前面说到的轿厅属于敞厅的一种，还有一类敞厅，四周不砌墙壁，甚至没有门窗，只有立柱。黎里的赐福堂右侧边落，第二进就有这样的敞厅。周家西侧边落的第三进，过去设立家塾，周家的儿孙们在这里读书，第二进的敞厅及前后的庭院，是孩子们嬉戏玩耍的场所。一般说，敞厅不作主厅，但也有例外，震泽镇的师俭堂，它是正厅，不设门槛，不用落地长窗，属于敞厅，那是徐家展示了他们敞开胸怀迎接各路客商的诚意。

厅堂的功能

　　正厅，用于迎宾会客、商议家政、安排红白喜庆、进行宗教祭祀等等重大活动。正厅与其它中轴线上的建筑组成一个整体。每进可以自成一体，闭则自成段落，开则进进贯通。重大活动虽说在正厅上举行，不过大半需要打开所有屏门，使各进畅通，排场气势非凡，铺排得开挥洒自如。

　　正厅，有宾客来，这里就是客堂；办婚事或者丧事，这里就是礼堂；逢节庆或喜事，请戏班子来唱戏、说书，这里又是演出厅；也有的人家在厅堂上设家塾，那这里就是讲堂、课堂。

　　正厅正中悬挂匾额，屏门中间挂有中堂与对联。紧靠屏门安放“天然几”长台，天然几前置“供桌”，黎里人家用八仙桌。八仙桌东西两头各安一把椅子，厅堂中间通常分左右排着四个茶几六把椅子，这是最基本的设置。主人家往往在东西两侧还要安罗汉榻或八仙桌，配上椅子或杌子凳，再加上花几、瓶花、各种屏风。堂皇中显现厚重，富丽而不乏优雅。宾客光临，素有礼仪之邦的黎里古镇，对主家和客人的座位颇有讲究，主家坐东边，宾客坐西边。主人坐八仙桌东首的椅子，首席客人坐于八仙桌西边的椅子。其余的主人和客人也分东西两边落座。因此，在日常生活中，主人往往称为“东家”，请客称作“作东”。

　　每逢节庆或喜事，主人家往往请梨园前来唱戏，有时是一家一户出资，更多的是合族中几个支族一起负担。那些支族，多数自取了堂号，他们点戏，不具人名，只写上自家的堂名。梨园早早把所唱的戏写成大字单子张挂出来，每唱一出一折，就翻过一张单子，翻单子者必定要高声报出某某堂点的某某曲，时间一长，人们就把民间卖唱的叫做“翻堂名”，简称“堂名”。久而久之，苏杭一带的乐班，也有以某某堂作为自己的标记，比如“福寿堂”“荣华堂”等等剧团。

　　除了唱戏就是说书，黎里人欢迎苏州评弹。蒯家的树滋堂，俗称“蒯厅”，因为音响效果好，常有评弹艺人前来献艺。还有由传经堂改名为“易安堂”的李厅，清末就是黎里有名的书场，评弹艺人接踵而来，一直热闹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，易安书场才关门歇业。

　　花厅一般处于边落，规模比正厅略小，形式精巧，布置自由，尽显主人个性与喜好。花厅虽说也叫厅，不过使用起来随意得多，主家或作书、绘画，或听曲、操琴，或会友、宴客、对弈，以休闲娱乐为主。

明清两代，未有学校，只有私塾。大户人家则设家塾，请名师坐馆，对儿孙们进行教学，家塾一般设在花厅。花厅前后都有庭院，植有花木，叠有假山，孩子们读书之余，可以嬉戏玩耍，得到放松。

厅堂的文化

　　厅，最早写作繁体字“聽”，魏晋时期演变为“廳”，加了一个“广”字头。古人说，厅者，从耳，听也，指堂屋。古代理政的场所称为“廳事”，简称“廳”。魏晋之后，官邸与民居的堂屋，通称为廳。

　　中国传统的民居，总体来看，深宅大院总以高高的围墙统一环绕，形成一个封闭性的整体，内部除亭台与走廊这些辅助建筑较为开敞外，一般均较封闭、内向，强调私秘性。唯有厅堂特殊，厅堂在建筑群体中，最少私秘性，最为明亮，也最为开敞。

　　厅堂是议事的场所，一个家庭，一个家族，应议之事不少。为了公平、公正，当然需要一定的透明度，乃至把一切都摊到台面上来，公开商议。这是封建时代的一种习俗，渐渐约定俗成变作一种规矩，即便今天也仍然如此。

　　黎里人习惯上把厅堂屏门后面的空间叫做“退堂”、“退堂背后”、“后退堂”。不难想见，厅堂是议事的场所，正而八经的事情办理完毕，回到后面去，进入内室休息，就“退堂”了。官府要退堂，家庭也退堂，饱含着特定社会意识的词语，形象之极！

　　厅堂，本身是一种文化，由厅堂，使人联想到其他相关的文化属性。

　　在伦理方面，叔伯间的兄弟姐妹前面冠以“堂”字，就源于堂名。比如黎里创设“树滋堂”的蒯嘉珍，育有三子九孙，这九个孙儿同用树滋堂这个堂名，他们就是同堂兄弟，简称堂兄弟，女的就是堂姐妹。这就是“异姓称表，同姓为堂”的渊源了。厅堂是木构土筑的建筑，凡是厅堂用材最精，尺度最大，位居中央，华丽宏敞，可以说富丽堂皇。于是诱发了人们丰富的人格联想，由厅堂想到人格的雄伟、崇高、正大光明。人们常说，做人须“堂堂正正”，这是从厅堂的方正、高显的空间形象而获得的人格比拟。在方正、高敞的厅堂上，家庭或家族处理内政，官府听事、理政，不同于在内室与房间的私语，这里是“公共空间”，具有充分的外向性，因为公共、公开，处理起来容易公平合理，光明磊落。“堂堂正正”一语就由此引申而出。

　　厅堂与其他建筑一起，体现了封建社会严格的尊卑位序的观念。

　　大厅称为正厅，花厅还有后厅都是偏厅，建筑与布置着重于秀美和宽松，相对来说较为随意。这是正偏有别。封建社会正厅中男人们议事的时候，妇女不得随便进入，仆役更不能进入，这是尊卑有别。

　　厅堂与内室，男人们活动的空间重在厅堂，女眷们生活的空间称为上房，一般为楼房，再加厢房，往往几进组成走马堂楼，这就是内室。具有较多的私秘性，外人不能随便进入，尤其是别家的男人，这是男女有别。

厅堂，包容着众多封建社会的信息。

深深的弄堂

以前黎里人为了适应江南气候，住宅布局多穿堂、天井和院落，结构都是瓦顶、空斗墙、观音兜山脊或马头墙，使整个建筑呈现高低错落、庭院深邃的群体风貌。同时又形成了其中颇有特色的建筑小品——弄堂。弄堂，是黎里人特殊生存体验的遗存。

弄堂的种类

　　黎里的弄堂，1988年统计时有115条，经过多年改建拆除，现存85条。江南其他古镇也多弄堂，比如西塘有16条，但都是明弄。黎里的弄堂以暗弄为主，全镇的暗弄现存70条，占现存弄堂总数的82%。

　　弄堂的名称极富民间色彩，一般称“某家弄”。大户人家建造房屋，总是一进一进地造。某家始祖先造三到四进房屋，随着子孙的繁衍，逐渐增加进数，五进六进的接下去。串连各进的备弄就以这一家的姓氏命名了。黎里镇“周、陈、李、蒯、汝、陆、徐、蔡”八大姓，每个姓都有弄堂。周家有周赐福弄，陈有陈家湾堂弄，李有李厅弄，蒯家弄有三条，汝家弄有四条，陆家有陆家弄，徐家弄有三条，最多的要数蔡家弄了，有东蔡家弄、西蔡家弄、中蔡家弄、南蔡家弄、北蔡家弄，达五条之多。以姓氏命名的弄堂黎里目前尚存62条，占总数的73%。

　　除姓氏外，弄边上有特色的建筑，也是取名的原由。黎里镇西有一条连通大陵桥的庙桥弄，因为原来大陵桥南北各有一座庙宇，所以俗称庙桥，处于庙桥南面的那条石板弄就称为庙桥弄了。弄边较有名气的店铺也可以作为弄名，如恒丰泰弄、祥和弄就是，恒丰泰和祥和都是老店。弄内如有某种作坊也可作为取名的依据，如油车弄、花车大兴弄、哺坊弄、染坊弄。还有一种石皮弄，那是根据弄堂特征取的名。石皮弄，两边都是高房子，上面一道狭长的天空，地下是下水道，条石铺成路面，这些条石宽0.3至0.4米，长0.8米至1米，石条并不厚犹如一层石皮，称为石皮真是最最贴切不过了。黎里目前尚有三条石皮明弄，最有名的便是庙桥弄，宽2米有余，长83米，全由条石铺就。明清两代这里是一条热闹的商业街。商业街条石下的阴沟泄水畅快，大雨刚刚下过，穿着布鞋尽走不妨。每隔寻丈，总会有一块两头凿有“象鼻眼”（黎里人的专称，也叫牛鼻子）的条石，那是古代的窨井盖，将它抬起即可疏通下水道，所以弄内的阴沟至今仍然畅通。

　　黎里最长的弄堂是李厅弄，长135.7米；最宽的弄是庙桥弄；最狭的弄是恒丰泰弄和范家弄，宽仅0.7米。

除了明弄与暗弄，还有一种沟通水陆两路的水巷，姑且叫它“水弄”吧。黎里的水弄所剩无几，西塘的水弄保留较多，也有明弄和暗弄。水弄稍宽，从农村坐船上街，往往经过水弄，商店用船运送货物，总选最近的水弄停船。镇上有些人家只有沿街的房屋又没有后河，他们通过水弄在河里汲水、洗涮，水弄便是人家的水源。万一失火，也可从水弄取水救火。

弄堂的成因

　　明代祝允明在他的《前闻记》中说：“今人呼屋下小巷为弄”，又说，“小巷称作弄唐，唐就是路”。凡屋边的备弄或街路的支巷都称为“弄唐”，后来不知什么时候改成了“弄堂”。

　　黎里的民居与江南水乡其他集镇的民居一样，建筑单体以砖木结构一、二层厅堂式住宅为多。弄堂就在这些住宅中形成。有一家一户内部的通道，也有户与户之间的界线，都是弄堂。

　　江南古镇是官宦退隐、文士散居之地，文化人总喜欢精心营造房舍。而那些富商大贾因为有钱附庸风雅也如法炮制，请一邦文人帮助筹划建别宅行寓，黎里镇区因此留下了不少精美的宅院。

　　黎里的宅院规模根据大小可以分为大宅、中宅和小宅三类。大宅是富商、巨宦的宅第。宅院的纵向称“进”，横向称“落”。大宅少则四进，多达九进；少则一落，多则三落五落甚至达到七落。黎里的周赐福堂纵深六进，其东面陈鹤鸣的住宅，横向就有三落。大宅的平面布局，都有严格的轴线，正门朝南或朝东，宅院规矩方正，进落有序。大宅主落一般都有五进，也有更多的。中宅形式上看与大宅相仿，进数略少，一般少于四进，大多没有边落，内部空间也没有大宅考究。小宅是平民的住宅，规模小，占地少，没有严格的轴线，一般只有两进，面宽多在一到三间，形式自由因地制宜，空间利用充分，但私密性比大宅、中宅略差。

　　备弄主要出现在大宅与中宅之中。大宅庭院深深，门槛特高，天天进进出出，实在有点吃力。聪明的黎里人设计出了备弄供日常行走。凡朝南的住宅，备弄就置在东侧，朝东的宅子，备弄安排在北侧，也就是宅之左侧。平时进出，不打开一进进的大门，径走备弄。中宅，进数也不算少，大多也有备弄。那些有好几落的大宅子，落与落之间必定安排备弄，似隔而不隔，空间既分又通。这种备弄上面都覆盖屋面，所以全是暗弄堂。

　　黎里的民居，明清时期一律沿河而建，正门面对河道。宅院与宅院之间，留有一定的通道，这种通道不盖屋面，就成为了明弄堂。乾隆时期黎里的工部尚书周元理，建有六进大宅，再加后花园，非常气派，不过周宅仅仅一落，当中一条备弄，与东边陈鹤鸣的豪宅相邻。周、陈两姓，最早是外甥和舅父的关系，中间的备弄，现称“周赐福弄”，建成暗弄。陈宅自西向东，横宽64米，沿街面有房15间，最东边建有一条明弄，现在叫做“大观弄”，与他姓相隔。

明弄和暗弄的区别，明弄是不同人家的分界线，暗弄也叫备弄，一般是一家一户所用，极少数设在二姓之间。像上面提到的周、陈两家之间的周赐福弄，便属这种两宅之间备弄。

弄堂的功能

　　弄堂不是居室，属于线形建筑，造型狭长。从建筑实用功能看，弄堂是人在建筑环境中的一种行道路线。暗弄是上面盖了顶的道路，遮阳、挡风、避雨，有了弄堂再加上廊街，就可雨天不湿鞋。弄堂又是建筑空间环境的一种组织手段，建筑群体，由若干单元组成，这些单元之间靠弄堂串连与组织。要到某一进办事，径直穿弄堂走边门就行。平时一家老少，不走正门而在弄堂出入，简便随意。只有遇到红白喜事，贵客临门，才郑重地大开正门，进行迎接。当然也有贵客前来拜访又不愿声张，由备弄出入，悄悄地避开了不少耳目。

　　备弄，上不见阳光又很少窗户，总是黑古龙冬的，就是白天也最好点上灯。所以备弄的墙壁上每隔一二丈总要开一个灯龛，呈“介”字形或者像桃子形状，点上灯盏或蜡烛照明。古人相信“银不露白，暗可藏财”。江南地区不仅仅弄堂黑古龙冬，几乎所有的卧室都以暗为安，这已成为一种风俗。在动荡的社会里，常常有小偷甚至强盗光顾。敞亮的房屋，内部的结构路径、进出的通道，以及主人家拥有的器用财物等等都暴露无遗，遭遇失财是小事，甚至性命都会有危险。

　　弄堂，总是步步高。第一进的备弄最低，第二进稍高，以后次第升高。这是实用的需要，也是一种口彩。江南水乡，泄水非常重要，每当黄梅天或雷阵雨，阴沟排水的畅与不畅，直接影响到人们的生活质量。备弄步步高，下面的阴沟也步步高，泄水就畅快。建筑群落如果单面通河，那么备弄包括整个建筑的地基一律逐步增高。有的建筑群落前后都有河道，那么备弄步步升高到一定地段，后面一段备弄渐次降低。黎里周赐福弄，南北临河，全长92米，前后低中间高，形成南北两个步步高。南面一到五进的备弄70余米，由南向北步步升高，北面第六进备弄20来米长，地基逐步降低。不过，假如由后门作为起点，也还是一个步步高。

　　大多数的弄堂总要拐上几个弯，而且是直角转弯。有句老古话，“两头直通，人财两空”。一条弄堂假如直通通的，前后门一开，风就来了，那风是扑面阴风，往往会伤人。最要命的是两头直通，在治安不安宁的社会中，小偷强盗冲破前门或后门，就可以直闯进来。让弄堂多转几个弯，转弯处再设石库门，大麻石制成门框，安上厚厚的门板，因其非常坚固而得名健门。健门后面墙壁的左右各设有门栓洞，右边的洞非常深，整条门栓可捅在里面，用时拉出来，横架在两洞之间，紧紧地挨着健门。一般有两条门栓，有时再加一个斜撑，又相当于一条门栓，想顶开就不大可能了。弄堂的健门，除了前后门，当中每一进都安排一道，存心不良者面对这一道道关卡，也只能望洋兴叹。抗日战争那年头，日本鬼子面对黎里黑古龙冬深不可测的弄堂，好象北方的地道一样，生怕里面有陷阱和埋伏，甚至不敢贸然入内。

弄堂除了防偷防盗之外，还有隔音、防火的作用。两落之间有了弄堂，互相间就少了干扰。两姓之间设的弄堂，两边高高的风火墙，万一一方失火，也不会殃及邻家。

弄堂的文化

　　黎里的弄堂，始于南宋，止于民国年间，多数是明清两代的产物。而今弄堂已经属于文物之类了，应该加以保护。

　　弄堂，明显地带着时代的烙印，除了“步步高”之类的口彩，更有封建等级的色彩。

　　处于两落之间的弄堂，一般写成“备弄”，也有写成“背弄”、“陪弄”。背弄，后面的或旁边的弄堂。备，弄堂的确是作为备用的建筑，“备”在古代可作后墙解释，备弄就是辅助建筑了。陪弄，陪衬的建筑，仍然是辅助建筑的意思。住房用于居住，弄堂不住人而作通道，当然是辅助建筑。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的《中国建筑史》一书，写成“避弄”。封建时代的等级制度特别森严，奴仆不得走正门登堂入室，尤其是主家有红白喜庆，登堂入室的只有主人一家或者尊贵的客人，奴仆们只能穿备弄。因此，一个“避”字，道出了主仆分道、贵贱有别的封建礼教。

　　弄堂，划分出的空间环境，不仅显示出尊卑，更显现着亲疏。两姓之间多设明弄，一条明显的隔离带。同姓或者一姓内部的两落之间，大多设为暗弄，既间隔又联系。

　　弄堂，好比一根线，这根线将建筑群落串连起来。顺着弄堂，可以访问每一进空间。从暗弄堂推开侧门，首先映入眼帘的总是院子或天井，其中一般点缀着老树、巴蕉、梅花、山石，别有洞天。

　　黎里的备弄，一般都很幽深，所谓深宅大院。“侯门深似海”，“庭院深深深几许”，美就美在“深”。古镇上的弄堂，超过百米的就有5条。

　　进入狭长的备弄，空间感受倒也并不单调，屋顶变化丰富而有规律，那变化同备弄穿过的建筑关系密切。头顶界面是木质的平顶，穿过的是楼房；是单坡，穿越的则是厢廊。一段一段地走，石库门一个一个地来，每个石库门标示着一进房屋，石库门的个数就是建筑的进数。根据头顶界面的建筑形式，根据石库门的个数，可以知道自身所处的位置。备弄两侧的墙面总有曲折，每进入户的门都要凹进墙面；单坡屋面，头顶上就亮着小小的天窗；院墙上漏窗的花纹，洒进了点点光斑；偶尔也会有一段天井或小院，阳光普照豁然开朗。

　　备弄幽深、幽暗又幽静，仿佛黎里人性格的一个侧面，内向、含蓄，或多或少藏有些神秘。弄堂，线型而狭长近于封闭，隐而不露，正是这种性格在建筑中的映现。

　　历史的车轮滚动到了今天，黎里镇的居民已经拥有许多许多摩托车，小汽车也逐渐进入每家每户。现代黎里人，需要的不再是弄，而是宽畅的路。

黎里的弄堂是特定历史时段的产物，承载着历史的信息，是黎里先民的建筑实践，折射出黎里先民曾经的独到的生活体验，是属于文物概念的建筑遗存。

长长的廊街

　　古镇黎里三里长街，这长街上过去都复盖廊棚，成为廊街。廊街临河，形成一条临河的长廊，蜿蜒曲折，时起时伏，犹如一条长龙。虽然现存的廊街已不多，但在人们的记忆深处，黎里的廊街却是那么的悠长那么的美丽。

明初江南市场形成丝绸、棉花、粮食三大专业板块，各大市镇都建起了一条或数条商业街。黎里属于粮食专业镇，不过各专业市镇之间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，黎里也有众多各种各样的店铺，形成了一条长长的商业街，尤其是“上岸”即河之北岸，那是最最热闹的地方，为了聚人，为了生意，廊街应运而生。

廊街的形成

　　三里长的黎里古镇，无论“上岸”与“下岸”，从东到西一律搭建了街廊，就连镇西头的“横街”，也全是街廊，晴天不打伞，雨天不湿鞋。在黎里老百姓口头，流传着多个关于廊街起源的传说。其中一则颇为幽默，说从前某店家有位小姐，自恃美貌有才，要找一个相貌堂堂也有相应肚才的郎君。于是小姐拟写了一副对联的上联，让伙计贴到店门外的排门板上，征求下联，从中选择如意郎。可是一连贴了几次，不是被风吹落就是被雨打烂。后来搭建了街廊，才把上联保存了下来，几个月后，终于觅得了一位称心如意的丈夫。自从小姐家搭了街廊，生意出奇的好。街廊可以聚人，有街廊比没有街廊生意要好，因此家家搭建，户户相连，全镇“长廊三里覆，无须垫角巾”（袁枚《黎里行》诗）。

　　传说毕竟是传说，实在街廊的搭建势在必然。元明以来，黎里上下两岸和横街都是商铺。江南的气候四季分明，黄梅时节多雨，夏季台风雷雨经常侵袭，盛夏的太阳热辣辣地炙烤，冬天西北风挟裹着冰珠雪花使人钻头不出，聪明的黎里人搭建街廊，让过往行人避风挡雨遮太阳。

　　黎里镇的沿河长廊并非一步到位，先是沿河的商店在门前各自搭建，因为店与店你挨着我，我靠着你，各家的街廊也就连成了一起形成了三里多长的廊街。万一某店生意不好而歇业，或者搬迁了，黎里镇上似乎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，一定将街廊原封不动地留下。街廊构架简单，木柱、木梁、木椽，上覆望砖与青瓦，造价不高，留给后来的店铺，于己没有多大损伤，对人则是一桩善事。

　　黎里的商店，清一色的沿河，采光条件优越，不像两面有建筑物的普通小街那样暗。街道都不宽，多数只有三五米，狭窄的地段只有二米上下。明清两代，街道上来往只有行人，顶多挑一副担子，不像北方驴马大车，时不时来一辆高大的马车。街廊尽管低矮，又狭长得如同一条带子，而对于古镇来说，尽够足用，堪称一桩创造性的工程。

　　古镇的廊街，介于店堂与市河之间，行人可行也可停，不是固定的活动场所，在生意场中的意义却又非同小可。这空间，近代建筑学家称为“灰空间”。其实灰空间，并不灰暗，它长长的，弯弯的，起伏蜿蜒，美人靠和亭子点缀其间，打破了长廊线性的单调。

昔日黎里镇的夜晚，安逸而又宁静，平日里多数的店铺不开夜市，不过他们总在廊下挂一盏灯，为过路人也为市河里的行船照明。至今还能寻觅到不少过去的灯柱石，有方形的，也有圆形的，多数是青石的，也有麻石的。每当逢年过节，尤其是八月半，各家店铺张灯结彩，街道上一排排灯笼与市河里的倒影，真是灯火万千。那三里长的灯火长龙，实在壮观！

廊街的种类

　　黎里古镇的廊街，建造形式多样，有披檐式、人字式、骑楼式，再加过街楼等样式。

　　披檐式，可以分为两类，第一类，在店铺门前加建简易的街廊，斜斜的一披势，一般宽2到4米，沿市河一侧立有廊柱。第二类更简单，只在店铺门前，悬挑或者用斜撑建成一披势，另一侧不用落地木柱，这种披檐一般不超过2米。

　　人字式，披檐式是单坡形，人字式则是双坡形，沿市河一侧落有柱子，靠店面一侧则用水落，坡面一般要比披檐式为宽，多数在3米到5米之间。

　　骑楼式街廊建成人字式屋面，再在人字式屋面上骑建楼房，有的骑建三分之一，有的骑建一半或者全部。

　　过街楼式，主要有二种类型。第一种，街道两侧的房屋通过二层的连廊互相连通，底层中间为街，两侧是店面房，称为“街从宅中过”。第二种，上面为楼房，下面靠市河一侧立柱支撑，立柱四围砌砖加固，楼房下形成的空间作为街道。可惜黎里镇上的过街楼在前几年改建中都已经拆除。

　　披檐式和人字式最为简易，明清两代黎里古镇多的是这类街廊，至今保留得最多的也是这一类。

骑楼式和过街楼，主要同江南古镇人口密度有关。黎里的街市，可是寸金之地，说一寸土地一寸金，并非夸张之辞。黎里镇的人口密度没有确切的数字，想来不会少于苏州府的平均密度吧。正由于人烟稠密，精明的黎里人才建起了骑楼式和过街楼，这样既增加了生活起居的空间，又不妨碍街道的通畅，是一种占天不占地的办法。两侧都是楼房的过街楼，下面的街道较为封闭，大多光线不足，好在黎里古镇廊街中这种地段不多。多的是披檐式、人字式和骑楼式三种形式，临河一侧宽敞开放，光线充足视野开阔。

廊街的功能

　　黎里的廊街实际是上有覆盖物的道路，线形，狭长，总长近2千米，袁枚将其称为长廊恰如其分。行人购物逛街，夏天不受太阳暴晒，雨天不必打伞，还能抵风挡雪，是实用的道路。廊街下开设店铺，宽阔的地段，建有美人靠和廊亭，大多是商业中心，必定热闹。廊街变成了一种组织手段，好似一根红线，将一家家商号串连一起，形成一个有机整体，成了一条名副其实的廊街。

　　黎里古镇廊街的宽度依照河道而变化，顺着街道的走向而伸展。上岸和下岸的廊街，风格和谐一致，空间尺度宜人，两岸的视线没有阻隔，人在廊街下行走，对岸廊街的景致尽收眼底，不需高声，就可直接对话。廊街是交通要道，也是居民日常家务、邻里交往、休息娱乐的地方，简直是古镇的公共起居室。

　　廊街下常有上街卖蔬菜的菜农，出卖应时鲜果的果农，市河中不时响起悠长动听的卖鱼声，更有那粜米、掏粪、卖瓜、卖菱、卖柴的田装船的吆喊声，吴音侬语如歌如吟。热闹、热烈也不乏热情。

　　廊街下有考究的亭子与美人靠，也有在沿河一侧安排长石石凳，既是公用的空间，又可以私用，充溢着浓浓的生活气息，舒适而又亲切。

黎里镇沿街房屋十分紧俏，“七世修来街面屋”，在那热闹繁华的去处，能够拥有一间店面，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。假如占有三个门面，那简直就是日进斗金的聚宝盆了。五开间七开间的门面，平民百姓无法祈求，即使中等之家也不敢奢望，只有名门望族、富商巨贾才能气派地占有。江南古镇最常见的“下店上宅”、“前店后宅”或“前店后坊”，融商业、居住、生产为一体，尺度并不高大，空间面积利用率极高。镇上的店面，只有药材店、金银饰品店和当铺是封闭式的，沿街只开一个大门，大门内立着高高的柜台。其他的店面全敞开着，一式可以装卸的木排门板，早晨开店卸去门板，柜台沿街而立，走在廊街下的顾客，与货物店员近距离接触。如果是茶楼、酒肆，客人在品茗、小酌的同时可以欣赏熙熙攘攘的街景。因为有了廊街，店主都把货物摊出店面，行人走走停停，满眼是琳琅的商品，逼仄是逼仄了点儿，可是尽显繁盛、闹猛、祥和。

廊街的文化

　　黎里的廊街，是一种建筑文化，更是商业文化和民俗文化。前文引录过一个廊街起源的故事，其实这类故事很多，最为传神的要数下面这个了。明朝洪武初年，一个下雨天的傍晚，一家南货店门前来了个叫花子，在店前的屋檐下避雨，店主看了，给了一些吃食，还让他进屋里来，叫花子讨乞也有行规，不能随便进人家屋门，要关店了，好心的店主拿了一番草荐，挂在屋檐下，又在另一端竖了几根木杆，为叫花子临时搭起了一个小棚棚，让他暂时栖身。第二天，叫花子不见了，店铺的排门板上，留下了用剥落的石灰写的几个字：“搭建廊街遮风雨，积善人家来财运”。从那以后，原本生意清淡的南货店，顾客盈门。原来这个叫花子是仙人，他是来试探人心的。为了感谢这位仙家的恩德，店主用砖瓦、木架构建了廊街，跨过小街直到河埠头。这样一来，南货店的生意更加兴旺，财源滚滚而来。其他商贾见了，纷纷效仿，黎里镇就此形成了长长的廊街。

　　这个传说，充满了浓郁的人情味，体现了传统的与人为善的思想，与温柔的江南人的主导性格一脉相承。

　　长廊护街，富有浪漫情趣，这种浪漫情趣延伸到了石桥之上。明清两代，黎里的多座石桥都建有亭子，镇西头望恩桥的俗称“亭子桥”，也由此而来。

　　黎里古镇的廊街，上岸、下岸和横街，总长有1900来米。全都临水，与水相临，与水相亲。市河中的一条条小船、商船来来往往，河对岸的河埠头上，人们三三两两在洗菜、洗衣，互相答话，你一言我一语的。再加美人靠上，廊亭之中的老翁及歇脚的顾客，多么惬意，多么清闲。市河两岸，一簇簇高翘的马头墙，一家家临河踏级入水的河埠头，同廊街相应，一高一低，一黑一白，虚实相间，刚柔并济。静的与动的，轻的和重的，那样的和谐，静谧。

　　黎里的廊街，细部不尽相同，有高有低，宽窄不定，灵活多变，布局自然随意，造型轻巧简洁，轮廓柔和美观，仿佛苏州园林中一道贴水长廊，一曲轻柔幽扬的江南丝竹，一轴温情脉脉的水乡长卷，一条水乡风情画廊。古镇凭此多了几许古韵雅意。

　　

　　

